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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67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via a paper-based 

writing test,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in their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marked deficiencies in distinguishing 

subtle stroke variations, identifying component variants, and comprehending 

complex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 We argue that these challenges stem primarily 

from a curriculum that over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le neglecting systematic instruction in the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advocates for a 

pedagogical shift towards fostering learners'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of strokes 

and components and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that 

progresses systematically from strokes to components and then to overall 

structure. Embed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theory is 

expected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Thai students; Recognition ability;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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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67 名泰国大学生为考察对象，采用纸质书写测试的方式对其汉字字形辨识

能力进行系统考察。结果显示，泰国大学生在汉字书写过程中普遍存在字形辨识困难，

尤其在笔形区分、部件变形与结构掌握等方面表现不足，但正是因当前所开设的汉字课

程，仅教授汉字形体的起源、演变，缺乏汉字构形系统与规律的教学嵌入，故应建立汉

字书写笔画意识、部件意识，构建“笔画—部件—结构”的一体化教学体系，结合汉字

构形理论的应用，注重汉字字形系统的知识讲授，以提高辨识与书写能力。 

关键词：汉字字形、泰国大学生、辨识能力、教学策略 

 

1. 引言 

现代汉字作为一种二维空间架构的方块文字，其形体由笔画、部件与结构三个层级

组合而成。自隶变楷化以来，汉字构件的组合模式趋于稳定，但是在长期的字体演化过

程中，构件的组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Wang（2021）曾经指出：“在楷体字中还可以看

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构件变体的产生。构件由于书写的原因，产生了省减笔画或构件、

改换构件放置的方向、改变某些笔形或两个以上构件粘连的现象，称作形体变异。”这

种形体变异现象对于以拼音文字为背景的学习者而言尤为困难。假如他们缺乏汉字构形

知识与系统训练，往往难以准确地识别笔形或部件的变体及笔画的组合方式，进而影响

汉字字形的整体辨识与书写能力。 

简言之，现代汉字形体变异增加了汉字系统的复杂性，而辨识能力正是学习者为应

对这种复杂性而发展出的关键技能。因此，本文以泰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书写测

试的方式，系统考察其在汉字字形辨识方面的能力现状，重点分析学生在笔画辨认、部

件识别等方面的掌握能力。此外，本文立足先贤研究的基础上，汲取汉字构形理论之丰

厚营养，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为从事泰国汉字教学的教师抛砖引玉，提升泰国

学生的字形辨识能力，从而真正做到规范、端正地书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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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但其三者的关系并不同步。在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过

程中，字形往往是首要的难点与基础（Zhu，2002）。从汉字构形理论而言，现代汉字的

字形是一个由笔画、部件、结构三个层次构成的严密系统（Zhou，2007；Li，2006；Kong 

et al., 2006），这一系统是字形辨识与加工的客观基础。因此，对汉字字形的辨识，

本质上是对其笔画特征、部件与结构布局的精确感知与解析。 

20 世纪末以来，各家学者对汉字形体辨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研究围绕汉字

结构加工是“自下而上”的特征分析还是“自上而下”的整体加工展开3。笔画是汉字的

最小结构单位，笔画数的多少，将会影响汉字结构的识别（Peng & Wang，1997；Wang 

et al.，2003）。至于部件与结构是否影响汉字识别的因素，目前各家学者的观点尚未

达成统一。Li（1964）通过书写测验发现，儿童对汉字结构的认知具有显著特征，主要

体现在对对称结构的识别，以及包含重复部件的汉字（如“班”）。Li. et al（2005）

通过汉字结构对汉字识别加工影响的探讨，发现汉字结构对汉字识别的基本加工单元没

有影响，而笔画数才是影响汉字识别的重要因素。 

纵观历代学者对汉字字形识别与加工的研究，尽管学者们对汉字识别加工机制的看

法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均表明汉字的笔画、部件及结构，是影响人们对汉

字字形识别的基本单元。而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尤其是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泰国

大学生而言，汉字字形辨识是其汉语习得过程中最主要的难点之一。 

目前，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书写偏误的类型描述上，

结合 Jin（2019）、Li（2024）、Li（2024）、Chen（2024）、Ma（2012）、Xue（2024）、

Wu（2015）、Zhuang（2020）等研究，这些研究系统地揭示了泰国学生在笔画、部件与

整字三个层面的偏误表现，这些从国别的角度探究汉语二语者书写偏误，更进一步说明，

造成汉字书写偏误的起因除了汉字系统本身、教学实践、理论深度外，还包括母语负迁

移、教师本身、课程设置、教学策略及社区环境五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仅是对学生

汉字书写结果的描述，没有关注影响书写过程的因素，更没有说明汉字字形即笔画、部

件与结构在书写与辨识的作用。 

书写与识别，是汉字教学中争论不休的课题。Wang（2021）指出汉字书写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认为“汉字的实现必须书写，书写是认读的前提”。此观点与 Shi（2018）

是一致的。其认为汉字教学中的笔画、笔顺与部件是有规律可循的，当属汉字教学的重

点内容。Jiang（2007）与 Yan（2013）曾经对“认写分流，多认少写”“认写同步”的

教学方法进行实验研究。Jiang（2007） 的实验结果是：“认写分流，多认少写”这种

3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是认知心理学中的术语，前者依赖感官直接输入的信息加工，后者则根据脑海中已

经贮存的信息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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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的效果显著优于“认写同步”，而 Yan（2013） 的研究发现接受“认写同步”的

教学组成绩显著优于“多认少写”的教学组。这两种不同的结果说明，不同的教学方法

无优胜劣汰之分，而更重要的是对教学对象的考量。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揭示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同时，却普遍忽视了对偏误背

后字形辨识认知过程的深入考察；而教学法的争论，也凸显了缺乏基于特定学习者认知

实证的依据。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泰国大学生汉字字形辨识能力的系统考察，从其

“书写结果”反观其内在的“辨识过程”，以期揭示学习者在笔画、部件与结构等三个

层面的辨识状况，弥补汉字教学研究、书写偏误研究之不足，为解决汉字难写、难记、

难认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国际中文教师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提供依据。 

3. 研究方法

3.1 调查与访谈对象 

本文以泰国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 67名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其中为一年级 42人和

二年级 25人。在 67 名泰国大学生中，他们学习汉语的时间长短不一，主要集中在 1-

3 年（占比 53.7%），其次是 1 年以下（占比 22.4%），而 4-5 年（10.4%）和 6 

年以上（占比 13.4%）则占少数。 

此外，本文还选取了 1位泰国斯巴顿大学汉语教师为访谈对象，其有 6年教龄之久，

所教授课程为综合课、阅读课、汉语基础、中国文化课、汉字发展专题。 

3.2 研究问题 

本文以泰国大学生的汉字字形辨识能力问题为出发点，在现有文献资料基础上提出

以下三个具有针对性的研究问题： 

第一、泰国初级汉语学习者在书写形近字时是否能辨识到笔形、部件的形变？ 

第二、建立“笔画观”对泰国初级学习者的汉字辨识与书写能力有哪些影响？ 

第三、汉字课程的教学内容如何影响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如何优化教学体系以提

高学生的汉字学习效果？ 

3.3 测试设计 

3.3.1 书写测试 

本文采用纸质书写测试的方式对其汉字字形辨识能力进行系统考察。测试内容包括

“形近字”和“短文抄写”两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是形近字，重点考察学生对笔形细微差别及笔画组合规则的辨识能力。形

近字材料采自《语言文字规范手册》（GF0013-2009）中的《现代常用独体字表》，如：

“牛、午”“先、失”“干、千、于”“大、丈”“贝、见”“矛、子、予”等具有明

显形似特征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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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短文抄写。主要考察学生在实际书写过程中对汉字整体构形及空间结构

的感知与把握。实验材料取自李香平《汉字教学中的文字学》（2007）的第四章现代汉

字的形体中汉字小笑话（九）“愿为母狗”短文。 

统计分析时，综合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测试结果，关注不同年级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

的共性。 

3.3.2 访谈设计 

本文通过访谈大纲的设计，面向泰国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的一名本土教师进行访

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泰国汉语教师汉字教学困境与课程设置问题，其目的在于从教师

视角直接获取一线教学反馈，从而为分析汉字书写教学中的具体问题并寻求优化路径提

供关键实证。 

3.4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泰国大学生汉字字形辨识能力的考察，结合汉字构形理论与认知心理学，

对泰国大学生的汉字字形辨识能力进行系统，具有以下研究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泰国学生书写的“结果”，而相对忽视了

辨识的“过程”。辨识是书写、认读和理解的前提。本文通过设计书写测试（如形近字

判断、部件形变的书写），旨在揭示泰国学生在字形辨识上是从“整体轮廓”感知，还

是已经发展到了“部件分析”阶段，从而其能力发展建立一个清晰的认知模型。 

在实践意义方面，通过形近字和短文抄写的书写测试，既能揭示学习者在局部层面

的笔画、部件辨识状况，也能反映其在整体层面的结构意识与空间认知，较为全面地呈

现泰国学生的汉字字形辨识水平，从而帮助教师预判教学难点，设计更具有针对性的教

学策略，提升教学效率。 

4. 调查结果

4.1 汉字字形的正确书写 

书写是辨识的外在表现，书写正误直接反映了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的成败。通过对

67名本科生的书写测试。结果显示，学生书写测试成绩平均得分都只有约 30%–38% 的

水平（见表 1），尽管泰国大学生在汉字整体书写水平有显著提升，也说明其在识别和

掌握汉字整体结构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定能力，但是在笔画细节与形近字辨识方面的进步

有限，这表明泰国大学生无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其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均普遍存在字

形辨识困难，尤其在笔形区分、部件变形与结构掌握等方面表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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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泰国大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测试成绩 

年级 形近字得分（10） 短文得分（10） 总分（20） 

一年级

（N=42） 

平均值 3.07 3.02 6.10 

标准偏差 1.89 1.50 3.04 

二年级 

（N=25） 

平均值 3.56 3.70 7.52 

标准偏差 1.22 1.60 2.65 

总计 

（N=67） 

平均值 3.30 3.40 6.62 

标准偏差 1.70 1.60 3.00 

以上测试成绩，即反映了泰国大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的失败，又提示当前教学可能

更强调了整体的抄写与记忆，而在笔画精确度和构形规律的训练上仍存在不足。无论是

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他们的平均得分仍处于中低水平，即便是二年级学生在笔画组合、

部件形变和结构辨识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这提示了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在汉字构形系统

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训练与教学，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整体汉字书写与辨识能力。 

4.2 书写偏误类型 

本文通过形近字、短文抄写的测试，包含了笔形、部件与结构三个层次的书写。测

试结果发现，泰国大学生的书写偏误主要集中在笔画与部件两个方面，如表 2 所示。 

表 2:泰国大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类型 

偏误类型 字例 偏误描述 

笔画偏误 

 1.笔画书写中的错误。将“点（点）”和“弯钩”混在

一起。 

 

2.笔画增减。“愿”中的“小”中间误增“一”笔。 

 
3.笔画组合方式的错误。“捺”与“横”变为相接。 

部件偏误 
 

1.部件位置的偏移 

 

2部件的变换 ，将“扌”写成“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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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笔画书写偏误 

通过书写测试，泰国学生在区分笔形细微差别与笔画的组合方式上普遍存在困难，

体现出其在笔画层面辨识与结构认知方面的能力。本文所提出的笔画书写偏误可以细分

为笔形与笔画组合方式的偏误。 

（一）笔形偏误 

笔画是汉字最小的书写单位，汉字发展到小篆阶段时，就开始形成相当稳定的笔画，

但是小篆笔画的线条性颇强。因此可以说，笔画是现代汉字特有的书写单位。经过收集

后，发现泰国学生在笔形书写上的偏误主要反映在“折笔”和“弯笔”这两个笔形。 

1.折笔 

“折”笔在汉字书写中占着重要地位，因为折笔的书写不仅能减少学生对汉字画画

的误解，而且还能起到别字作用。如果学生对折笔没有足够的掌握，那么在书写过程中

就会把汉字的笔形看作图画线条。例如，“起”中的“己”，大部分学生把本来三笔“己”

却连成一笔，如下图：  

2.弯笔 

弯笔在汉字教材上很少提及，因为过去研究认为，弯笔的特征不是很明显，而更接

近于“横”笔 (张旺熹, 2019)。但是，在实际书写中，弯笔对汉字形体分辨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例如在形近字中，“先”能与“失”区分开来，主要在于末笔“弯”，而学

生在写这个时容易把弯笔写错，以致写出来的字出现偏误。同样的例子有“见”与“贝”。

见下图： 

（二） 笔画组合方式的偏误 

区分汉字字形的另一种主要因素，即笔画的组合方式。在现代汉字中主要有三种组

合方式，即相接、相交和相离。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不同的汉字。而泰国学生在

笔画组合方式的偏误主要体现在相接上。例如：学生把“个”中的撇和捺写得出头，导

致“人”变为“入”；“丈”中横与捺挨得太近；“世”中横笔头尾出头。 

图 3泰国学生写的“个”“丈”“世” 

图 2 泰国学生“弯”笔书写偏误 

图 1 泰国学生写出的“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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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部件书写偏误 

部件是现代汉字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汉字的教学来说，不通过部件，就无法

进行讲解（Wang，1997）。汉字是具有立体组合特征的方块字，具有一定的组合规律，

因此长期使用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最初接触汉字都觉得汉字难写、难认，导致不可避免

的畏难情绪出现，他们写出来的汉字也显得不美观，导致部件书写偏误出现。 

从短文抄写来看，学生在整体结构把握与部件形变的辨别上表现不足，常出现部件

替换或结构失衡等问题。这表明泰国学生在汉字书写中不仅在局部笔画辨识上存在障碍，

更在整体字形的构形意识与书写实践中暴露出明显不足。 

（一）部件增减。学生在写汉字时往往不注意汉字的整体，导致写出来的汉字遗漏

了某一部分或者增加了其他成分。如：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写“答”    字时不仅遗漏了

“⺮”，而且增加了无法识别的“部件”。 

（二）部件变换。学生在没有仔细观查汉字形体时往往把汉字的部件变换成另一部

件，造成了部件变换的偏误。如：“明”     中的“日”变成“口”。 

（三）结构失衡。汉字的书写方式并非以线型排列，而是呈立体结构的方块特征，

需要借助米字格和田字格。结构失衡既是学生缺乏结构意识，也是他们无法辨识字形空

间的摆布位置，尤其是左右结构。如： 、 等。 

4.3 访谈结果 

泰国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所开设的“汉字发展专题”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系统

培养学生对汉字的理解与认知能力。通过访谈记录，得知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

主要围绕汉字的起源、形体演变、六书等内容，力求学生对汉字系统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然而，结合本文的测试成绩来看，大多数学生在实际书写汉字时仍普遍存在若干错误，

主要表现为笔画书写不规范，部件结构存在增减、整字结构失衡以及整体书写美观度不

足等方面。 

究其原因，这种书写偏误可能与课程教学的设置密切相关。在实际教学中，过多讲

授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可能会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神秘感，使其难以将汉字学习与实际书写

能力训练结合起来。例如，一些学生在学习汉字演变时，可能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

产生兴趣，对汉字字形的发展脉络有初步的理解，但这些内容对现代汉字的书写与辨识

并无直接帮助，甚至会造成认知干扰。因此，汉字课程应减少这部分内容的比重，将教

学重点放在现代汉字形体的掌握上，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Detrittantikon

（2021）曾经探讨泰国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遇到的问题以及有效的教学策略，指出在汉

字教学中注重教学方法的层次性，即笔画、笔顺、部首以及偏旁四个层次。类似的观点

也见于 Pan（2021）的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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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形体由笔画、部件以及结构三个层次构成。只有保持教学内容上的层次性，

才能真正地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教学原则。通过笔画、部件与结构的渐进式

呈现，学生在从母语书写经验过渡到汉字学习的过程中，能够逐步感受汉字形体的独特

美感与构形逻辑，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起对汉字结构的整体感知体系。 

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而言，以往研究在指出针对汉字教学的对应策略时，仍然单一

选取现代汉字形体中的某一种书写单元为内容，如 Shen.et al（2023）的研究只针对笔

画书写这一策略，探讨了笔画书写技能在汉字教学中的作用，Yang（2021）和 Gao（2022）

从泰国学生构形意识出发，以部件单位为主导，设计针对泰国学生的教学方案，解决泰

国学生识别与书写汉字的问题。这种独立教学难以体现汉字教学体系的层次性，仍无法

解决汉字难写、难记、难认的“老难题”，更是促使汉语学习者对汉字学习的掌握呈现

一盘散沙的主要原因。 

结合 Li（2006）、Zhou（2007）、Kong（2006）、Zhang（2019） 等学者的观点，

其均强调现代汉字教学应以汉字形体为核心，教学内容应围绕笔画、部件和结构三个层

次展开：笔画层次，汉字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笔画，学生首先需要掌握笔画的基本形态及

书写规则，如横、竖、撇、捺、点、折等，同时还需熟悉笔画的书写顺序；部件层次，

部件是汉字的中间层级，教学应侧重高频部件的认读、书写及组合方式，帮助学生建立

部件与整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提高汉字的构字能力；结构层次，汉字的结构类型多样，

包括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等。教师应通过分类讲解，使学生

掌握不同结构类型汉字的书写规律，从而提高汉字的整体认知和书写能力。 

综上所述，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当前的汉字课程内容虽注重汉字认知的培养，但

仍存在课程安排不够系统、书写训练不足等问题。教学的重点在传授知识而不是培养能

力（Wan，2009）。因此现代汉字教学应以笔画、部件和结构为核心知识，减少汉字起源

与演变的讲解比例，使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现代汉字形体，提升其汉字辨识能力。这样，

不仅有助于减少学生的书写偏误，还能增强其对汉字的认知和应用能力，为汉字教学的

有效性提供保障。 

5. 讨论

相较于语法、词汇、语音的教学，汉字教学更处在滞后的状态。一般而言，为解决

“如何说”“如何读”的问题，汉语教师便在基础阶段开始讲解汉语语音系统，即声母、

韵母与声调。学生掌握这些语音要素后，基本上就可以认读汉语词语。而很少有人系统

地讲授“如何写”这一内容，使汉字字形识记与书写仍然是教学难点。因为汉字是表意

文字，形体复杂、数量多，有特定的构形规律和特点，不可能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就能学

会汉字(Li, 2006)。作为无汉字背景的泰国学生，他们习惯使用字母文字，而汉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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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结构和笔画组合对于他们而言既陌生又缺乏直观的读音提示。因此，教师在开展汉字

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汉字构形规律的系统讲解与训练，强化学生的部件识别和结构分

析能力，以逐步提升其字形辨识与书写水平。 

5.1 建立笔画意识，准确把握笔画组合规则 

建立笔画意识，关注笔画长短与正误，是汉字书写与辨识的基础。汉字作为具有立

体结构的方块字，它的构成方式并非线型布置，则通过不同的笔画依照一定的规则组合

的。因此，在基础意识培养上，我们要建立汉字书写的笔画意识，关注笔形的长短，准

确把握相接、相交、相离的笔画组合方式。例如：“吉”字长横与短横需要明确区分；

“干”与“千”的横与撇的区分；“先”与“失”的竖弯钩和捺的区分；“入”与“人”

的笔画组合规则。 

由此可见，笔画意识对于汉字辨识与书写具有至关重要作用。通过建立笔画意识，

不仅有助于提高辨识与书写的正确率，还有助于字形美观与布局合理，为树立学生结构

意识奠定基础。 

5.2 引导学生意识到笔画、部件的变异性 

如前文所述，自隶变楷化以来，汉字构件的组合模式趋于稳定，但是在长期的字体

演化过程中，构件的组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汉字字形中的笔画与部件，因位置不同而

产生的变异特征，如“手”处在左边位置时变为“扌”；“水”变为“氵”；“横笔”

置于左边时变为“提笔”等。这种形体变异现象需要具备辨识基础能力。对于无汉字背

景的泰国学生而言，汉字如同一幅幅复杂的图画，缺乏规律性，因此书写和记忆均具有

较大难度。除了建立笔画意识外，教师还需要引导他们意识到笔画、部件的变异，不断

地观察不同的笔画和部件在不同的位置的形变，以增强对汉字的整体记忆，提高辨识能

力。比如，引导学生观察以下汉字的变形： 

表 3: 汉字笔形的变异性 

汉字书

写中的

变形 

未变形 变形后 书写时注意事项 

横改为

提 

  左右结构的字中，如果左边的部件最后一笔是横，为了

与右边的部件协调、统一，结构紧凑，末笔的横需要改

为提。如：地 

竖改为

撇 

  如果左边的部件是“半、羊、辛”时，末笔的竖要改成

撇，如：判 

撇改为

竖 

  “月”放在其他字时，为了保证整字重心平稳，起笔的

撇要改成竖。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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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改为

点 

左右、包围、半包围结构的字中，如果在左边的部件、

里边的部件有捺笔要改为反捺或点笔。如：因 

避免重

捺 

在上下、半包围结构中，两个部件都出现捺笔时，为了

突出全文字的重心，使字形富于变化，只保留一个捺，

第二个捺笔应改为点笔或反捺。如：秦 

竖弯钩

改为竖

提 

左右结构中，左边的部件末笔是竖弯钩的，为了使左右

紧凑，竖弯钩要改为竖提。如：改 

竖钩改

为撇 

左右或左中右结构中，“手”处在左边或中腰位置时，

竖钩要改为撇。如：掰 

5.3 妥善处理汉字教学中“认”与“写” 

汉字辨识能力相对薄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妥善处理汉字教学中“认”与“写”。

过去学者们对“先语后文”“语文并进”“认写分流”“随文识字”等教学模式的争论，

既是未能处理好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结果，也是未能分清“认”与“写”的区别。汉字是

形、音、义的结合体，但在实践教学中足以证明，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难以统一结合。

正因为如此，汉字教学中应当关注“认”与“写”的层次关系，而并非“顾此失彼”。 

一般而言，“认”主要涉及视觉识别、意义理解和符号背后的音义之间的对应，是

汉字输入过程的重要体现；而“写”则更侧重于动作技能的输出，包括笔画运笔、部件

排列及整体结构把控，体现了汉字形体的产出能力。因此，汉字教学既需引导学生准确

地认读汉字，又要不断强化其汉字字形书写训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汉字能力的

全面发展。例如，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日”的写法时，可以引导他们“认”这个字在

其他字形里的构意功能，学习“晚上”“早晨”“昏暗”等词。 

5.4 构建体系化的汉字教学体系 

如何充分体现汉字教学体现中的体系化，便需要搞清汉字的本体是什么。汉字是形

音义的结合体，但三者的关系并非同步。汉字的本体是字形，汉字教学必须从字形出发

（Zhu，2002）。在汉字教学中，由于其复杂的结构和表意特征常为初级水平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主要障碍。而大部分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急于求成，揠苗助长，误

以为汉字的学习可以一蹴而就，简单地教授横平竖直、一撇一捺，基本就可以掌握汉字，

实则不以为然。 

首先，笔画教学是基础。笔画是汉字的最小书写单位，是构成部件与整体字形的根

基。教师应系统梳理常见或构形功能强的基本笔画（如横、竖、撇、捺、点等），通过

笔形书写、起止位置、书写顺序及运笔规律。其次，部件教学是关键。部件是由若干笔

画构成，具有一定意义或功能的字形组成部分。通过教授常见部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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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讠”“亻”“木”等，学生可以在学习新字时迅速识别和理解字义，降低认知

负荷。最后，结构教学是升华。结构教学主要关注汉字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排列关系，

如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等。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否符合中国人的书写审美，取

决于他们是否能掌握汉字形体的结构空间的书写方式。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不同结构形

式的特点，掌握结构对整体书写美感、字形布局平衡的影响。同时，通过结构分析训练，

学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汉字的构造方式（如：“旧”和“旦”），提升识字与书写的准

确性和规范性。 

综上可见，汉字教学是有系统的、有层次的教学体系，诚如 Li（2006） 所言：“汉

字是表意文字，形体复杂、数量多，有特定的构形规律和特点，不可能不经过专门的学

习就能学会汉字。”如此看来，构建有系统、有层次、有规律的汉字教学是当今国际中

文教学中的当务之急。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 67 名泰国大学生实施纸质书写测试，系统考察了其汉字字形辨识能

力。结果显示，泰国大学生在汉字书写中普遍存在笔形混淆、部件误置与结构失衡等偏

误，究其原因，在于其缺乏笔画意识与部件意识，致使在书写过程中尤其是形近字，无

法识别笔形的细微差别。进一步的访谈表明，现行的汉字课程侧重于汉字的起源与形体

演变知识传授，而缺乏对字形构成规则的系统教授，这直接导致了学生在辨识过程中难

以把握笔形与结构的细微差别。研究表明，由于现代汉字形体中的笔形、部件的变异现

象，汉字教学的关键不仅在于传授汉字起源、形体演变等知识，而更在于通过系统的汉

字教学设计，即构建集笔画、部件与结构为一体的层次化教学体系。建立笔画意识与部

件意识，培养学生对汉字构形规律的理解，从而全面提升对字形辨识与书写能力。只有

充分发挥汉字系统中的构形系统，才能真正解决汉字难写、难记、难认的“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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